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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袁见过的最大野世面冶莫过于
到供销社的柜台遥 那里的商品琳琅满
目袁那里的人群谈笑风生袁那里的交易
有条不紊袁一切的一切无不令人倍感亲
切与无比留恋遥

还记得上小学时袁我靠放学捡废品
卖钱挣学费遥 塑料纸尧破鞋子尧酒瓶尧铁
块尧废报纸尧杂志以及小人书等袁在我眼
中皆是野宝贝冶遥 拿到供销社废品收购门
市一卖便有钱进口袋袁那心情就如接彩
球的乞丐要要要高兴得发傻遥

自从 1986 年 11 月参加信用社工作
后袁我对供销社更是有了深刻了解遥 当
时经济的野三驾马车冶要要要互助合作尧供
销合作尧信用合作袁供销合作社与信用
合作社是野兄弟冶关系遥 那个年代袁建信
用分社的地方基本上先要有供销社遥 信
用分社刚起步时没食堂袁到供销社野搭
伙冶是常事遥 一来二去袁我们与供销社的
经理尧会计及营业员混得很熟遥 那时是
计划经济年代袁 糖烟酒凭计划供应袁买
布要布票袁洋河酒也得凭计划买遥 尤其
老百姓种田所需的尿素很紧张袁都是上
计划袁 父亲请我找供销分社经理帮忙
野走后门冶遥 没想到袁经理还真给面子袁写
了张条子院野请给来人尿素两包浴 冶这在
当时可是天大的面子遥 我把条子交给父
亲时袁满脸得意遥

80 年代在我们家乡袁棉花是主要经济作物袁老百姓
一年到头就指望卖棉花养活全家老小遥 我所在的信用分
社在供销分社收花站后面遥为组织存款袁我带着手工存单
到收花站结算室袁坐在发款员对面遥 棉农领款时袁先开存
单再交给发款员袁晚上统一结算袁供销社开出现金支票到
农行营业所结账遥 虽忙碌袁但心里快乐袁因为存款上升还
被领导表扬遥

信用分社与供销分社是紧密野邻居冶袁我与供销社的
美女营业员接触机会自然多了遥可惜我是农民合同工袁长
得又不俊袁惦记着自己有几斤几两袁硬是没有与一个美女
搭上腔遥 倒是无意中作了一回红娘袁我的一位老师朋友袁
经我介绍与供销社的美女营业员谈起恋爱并喜结良缘遥
他们第一次约会在冬天袁气温零下袁西北风呼啸袁我和朋
友站在供销分社西围墙外袁冻得直哆嗦遥 没想到这次野牵
线冶成功了遥更搞笑的是袁当时我自己还没谈对象袁朋友下
礼时袁我不好意思出场袁便请父亲和老同事代劳袁车上驮
着猪肉尧大糕尧果子等下礼之物遥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袁这位
供销社美女的女儿出嫁还邀请我吃喜酒袁让我开心不已遥

到县信用联社办公室工作后袁 跟随领导到基层供销
社调研棉花收购的机会更多遥 我曾针对棉花价格下调写
了一篇叶棉花价格下调以后袁谁家欢喜谁家忧曳的调查报
告袁在叶中国棉麻报曳头版头条刊登袁还上了叶中华合作时
报曳和叶经济参考报曳等报刊遥这篇野拙作冶让我跟着供销社
火了一把袁从此我与供销社关系更野紧密冶了袁一有新闻就
往里野钻冶遥 写的供销系统一家轧花厂扭亏为盈的新闻稿
件还上了叶新华日报曳袁这也让厂长野高看冶我几眼袁令我飘
飘然遥

这些年袁我与供销社联系越发紧密袁感情愈加深厚遥
我们农商银行与县供销合作总社成为党建结对共建单
位袁 我和供销社的文友也经常合作撰写并探讨调查报告
和新闻稿件袁时常勾起与供销社相处的往事回忆遥我老家
轧花厂一位老厂长因文学爱好与我成为野忘年交冶袁我从
他那儿学到不少作文与做人的野秘诀冶袁内心充满了快乐
和欣慰遥 有镇供销社的一位老职工创业 30 多年袁向社会
弱势群体奉献的爱心款就有 100 多万元袁 是一位名副其
实的野公益达人冶遥

与供销社的野共事冶的经历袁裹挟着童年的细细碎碎袁
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袁反映出人生的方方面面遥时过境
迁袁供销社虽在现实生活中渐行渐远袁但烙着时代印记供
销社的影子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挥不去袁 头脑中总是忘不
了儿时逛供销社的画面袁 内心时常涌起昔日浓浓的对供
销社的情意浴 更让人可喜的是袁现实中的供销社依然野风
采依旧冶袁还是发展现代农业尧促进农民致富尧繁荣城乡经
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袁有理由相信袁我们的野共事冶还会有很
多很多的故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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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袁四季遥在江苏射阳县漫长海岸线的滩
涂上袁总有一些人比鸟儿醒来得还要早还要准袁
他们便是被人们俗称为野鱼客冶的吊鱼人遥 就同
割麦的野麦客冶一样袁都是帮助别人收获劳动成
果的人遥 黄龙便是野鱼客冶之一遥

黄龙袁今年 48 岁袁高高的个子袁黑黑的脸
膛袁粗粗的大手袁爽爽的性格袁跑滩闯海人应有
的特征他都有遥 认识黄龙缘自三年前的政府小
区改造袁他跟其余几位都是公益活动的参与者袁
这才跟他有事务上的交集遥前年的初秋袁黄龙忽
然电话约我吃饭袁我问何事钥他说几个人聚聚玩
玩遥 我正埋头在小说文字的野八卦谜阵冶中指挥
自己的千军万马袁没作多想便欣然应允遥到了饭
店才得知袁 是黄龙从山东烟台买回一台小型吊
车袁我要买鞭买炮恭贺袁他说早已备好袁说话间
门外一阵噼里啪啦遥 从此黄龙便开启了他人生
中转行改业的野黄金期冶遥 原本他有一份很不错
的职业和岗位袁后因改制改野破产冶了袁一家县属
大型企业就这么眼睁睁地轰然倒下袁 黄龙和三
千多名以企为家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们被推向
社会袁几番搏击袁几度沉浮袁才找到了这个新生
的职业袁用自己的吊车袁帮助养鱼的户主天天吊
鱼上水车袁春夏吊鱼苗鱼种袁秋冬吊成品鱼虾遥
为此袁他发挥了数理化的特长袁自己设计制做了
一只一次可装一吨重的不锈钢货斗袁 其余小兄
弟们跟风学样袁组成了野鱼客冶专业服务队袁包揽
了射阳海边养殖的全部出塘装车业务袁 还行走
于大丰尧东台和滨海尧响水之间袁并将服务延伸
到建湖内地遥

冬天大雾袁黄龙一早发个视频来袁说他到了
建湖冈西袁 比往常提前一个小时出发袁 害怕误
事袁凌晨四点开车摸到鱼塘袁户主喜出望外遥野我
们讲究的是信誉袁言而无信谁还相信遥冶野自食其
力袁唯有苦力遥冶黄龙经常跟我聊聊心里话袁我很
理解遥 正应了古话野临渊羡鱼袁不如退而结网遥 冶
野授人以鱼袁不如授人以渔遥 冶这是老祖宗的智
慧袁亦是现实人生的哲学遥

野鱼客冶们每天早出晚归袁风雨无阻袁难得休
息一天遥野当天的事情都是提前一两天定好的遥冶
黄龙说袁野也有突发的急事袁只有立马联系袁调兵
遣将袁满足客户要求遥这年头挣钱不容易啊浴冶这
是他的心里话袁也是眼下的实情袁肩上是重担袁
心里是责任遥 暑热天气袁 黄龙的光膀子套上护
袖袁防范晒脱皮袁头上戴着别致的遮阳帽子袁把
脸和脖子都护着袁挡住滩头上强烈的紫外线袁这
种帽子有点像养蜂人的那种护脸面罩袁 乍看有
点滑稽袁细想觉得生活不易遥

夏天驾驶室里热得像蒸笼袁 冬天又冷得像
冰窖子袁 滩上一眼望去一棵树都没有袁 无遮无
挡袁任晒任冻袁都得咬牙坚持袁因为身后有个家袁
还有两头的老人袁正在湖南读研的孩子袁既要养
家又要养老遥黄龙说袁转场时车子行走在鱼塘虾
池边上袁烂泥土路不敢大意袁稍不留神袁就会滑
下水塘遥

困了利用空隙坐在车上打个盹袁 累了到家
就冲洗休息袁 早上出去都得做好拖晚回家的准
备遥最长一天在外多长时间钥我问坐在对面的黄
龙遥 他略一思索说道袁早 5 点半到小半夜袁出货
高峰期袁养殖户就等年节假日袁他们也不容易遥
我体会到了什么叫野相互理解袁彼此成全冶背后
的生活逻辑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袁 没有养殖大
户袁哪来他们野鱼客冶袁当然袁生活不止一条路袁但
在全国闻名的水产大县袁 毋庸置疑这是黄龙和
一众涉水企业尧 大户们联手构建的新型产业链
条袁野鱼客冶仅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袁毫无疑问他
们成为最紧密的互依合作的关系遥

前不久袁 黄龙弄到一条 20 多斤重的鱼
青袁他说最好把鱼拿回去趁鲜活时加工袁我有
事一时分不开袁碰巧那天他的活儿上午结束袁
鱼青到家还张嘴翘尾袁 被大卸八块做成鱼圆
子尧酸菜鱼让邻居们分享了遥 黄龙也会出其不
意地给人惊喜袁 腊月里都一更天了袁 他发语
音袁说送来一条青鱼遥 我走在小区的路上时袁
他会车停我旁边袁喜眉笑眼的说袁带几条野生
鲫鱼给你尝尝袁 这样的意外中总能看到他的
一份热心袁更赞赏他对生活的一种乐观遥 在人
间烟火面前袁只有站位不同袁没有贵贱之分袁
只有心态不一袁没有对错之别遥 生活犹如一面
哈哈镜子袁你笑它就笑遥

成长是成熟的过程袁 成熟则是成长的结
果遥 塘里鱼儿虾儿蟹儿袁都经历过自己的野春
夏秋冬冶袁它们终其一生滋养了一个蓬勃的产
业袁 也前赴后继地催生出一众新的职业袁野鱼
客冶一头情牵鱼虾蟹鳖袁一头联着佳肴餐桌袁
这样的朝阳职业袁没有理由不值得期待遥

黄龙的手机响了袁是同行大荣打来的遥 他
发动车子开向另一个塘口遥 心中有方向袁眼里
有自信袁脚下才有力量遥

游走的“鱼客”
邹德萍

邻居家搬到城里去了袁他们家小儿子种在瓦罐里的一株
凤仙花被遗弃了遥看着那肥硕的茎秆尧洁白的花朵随风摇曳袁
我不忍心它就这么干枯死去袁就抱回了家袁放在门前的矮墙
上养护了起来遥

农村里的花花草草很多袁凤仙花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卉
植物袁 搬它回家也没想过能派上什么用场遥 睛日里浇浇水袁
雨涝后松松土袁它竟长得茂盛葱郁袁好大的一棵袁十分招摇遥
每日里袁我背着书包从它旁边经过袁硕大的花穗随风抖动袁似
乎是在向我点头示意袁感谢我的收留与养护遥

第二年的初春袁 望着瓦罐里经霜后凤仙花的残枝败叶袁
心底难免会有一些伤感与失落遥 可想到野草木一秋冶袁生生死
死原本就是无可回避的自然规律袁心下也便释然了遥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袁只又过了十数日袁矮墙下的草丛中
竟齐刷刷地长出了一大片凤仙花的花苗袁挤挤挨挨袁似乎还
在吵吵闹闹袁争先恐后地在生长袁心里便有了一种莫名的成
就感遥 夏天到了袁 姐妹们用白巩拌了凤仙花的花朵与茎叶袁
捣碎后包裹在指头上袁把指甲都染成了鲜艳的红色遥 她们大
呼小叫袁兴高采烈袁我却兴味索然袁并不愿意参与她们的胡
闹遥

时光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又过去了十多年袁我在城里安了
家遥 待一切都安定了之后袁我却觉得这平凡的日子里似乎缺
少了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味道遥 每天早早地上班袁迟迟
地下班袁穿行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水泥丛林里袁游走在拥有不
同的面孔却又戴着相同面具的人流间袁也就在不知不觉间迷
失了人生的方向袁找不到存在的意义遥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里袁 我无意间走到一家花房苗
圃袁一眼望不到头的货架上排放着各式花草苗木袁争奇斗艳
的的架势令人目不暇接袁氤氲迷人的香气四散飘逸遥 我陶醉

其间袁走走停停袁惊诧于生命力的无限顽强遥 询价之后袁我向
店家购买了一盆仙客来遥 仙客来袁这名字听起来就仿佛有一
种仙风道骨之感遥 仙客来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花卉袁花瓣轻盈
飘逸袁色彩鲜艳袁如同仙女下凡般令人惊艳遥 店家殷勤相告袁
仙客来是花中娇客袁内向羞怯袁却又坚韧顽强袁象征着爱与关
怀遥 如此佳物袁我自是视若珍宝袁小心翼翼搬回家中安置照
拂遥

此后袁上班之前袁下班之后袁我总要站到这盆仙客来旁
边袁欣赏问候一遍遥 晨参暮省袁从无间断袁浇水施肥更是不敢
有一丝一毫的懈怠遥有样学样袁我从市场上买来豆粕袁泡水浸
渍袁做成有机肥袁时时浇灌遥 东拼西凑袁我从网店里淘来各种
植物生长激素袁小心调配袁反复试验遥 扫过腐叶土袁捡过蚯蚓
粪袁 花盆摆放的位置也从初时的阳台转移到日常吃饭的餐
桌遥 直至购买了红木的花架袁把新换的紫砂花盆搬到自己的
寝室袁与自己心爱的野仙客冶四目相对袁日夜陪伴遥 痴迷执着袁
无以复加遥

初时袁仙客来花红叶绿袁枝叶婆娑袁临窗而立袁姿态翩然遥
然只半月有余袁情形大变遥先是女儿讶称野佳客有恙冶袁继而妻
子惊呼野仙客西游冶遥 细看之下袁细叶委顿袁球茎溃烂袁令人懊
悔之极袁不胜唏嘘遥

求而不得袁事与愿违袁难免心生怨望遥 数日之后袁复盘始
末袁惊觉得失事出有因袁成败有迹可寻遥天道自然袁万物循理遥
春种复管袁秋收冬藏袁循序渐进袁则得偿所愿袁人物宴然遥爱深
情切袁揠苗助长袁日日灌之以脂水袁时时注之以精油袁欲速而
不达袁事败于垂成遥

上天有好生之德袁芸芸众生皆以慈悲为怀袁世间万物皆
有生息之理袁然心奉莲花袁命若游丝遥土瘠根深袁水沃叶嫩遥养
生惜命袁不可不慎遥

养生惜命
吴杰明

水草丰茂白鹭飞 万亮 摄

海边人把到海滩上捉小蟹尧拾泥螺尧捡蛤蜊等叫做冶赶
滩冶遥

记得我第一次赶滩时年龄还小袁才十二岁遥 那年五一
节袁学校放了假袁我们五六个小伙伴便结伴到海滩上去捉
小蟹遥虽说家住在黄海边袁但离真正的海边还有几十里路遥
这天午饭后袁我便背着蟹篓儿袁手提马灯袁怀揣干粮袁跟着
小小的队伍出发了遥 我们这支队伍的头儿叫二黑袁他比我
大两岁袁可已赶了几年的滩袁很老道遥

二黑告诉我们袁捉小蟹只能在夜间遥 小蟹夜里出来捕
食袁白天却躲在洞里乘凉遥出了村子向东袁便是茫茫的茅草
滩袁没过膝盖的茅草袁随风起伏袁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袁茅草
滩中有一条一尺来宽的小道袁弯弯曲曲袁蜿蜒逶迤遥我们一
路说着唱着袁显得很快活遥不知不觉走过了茅草滩袁又进入
了芦苇滩遥 此时太阳已经下山袁黑暗从四周悄悄地罩住了
我们遥二黑很认真地说袁芦苇滩是一块迷魂阵袁一旦迷失了
方向袁人就出不来遥二黑的话说得我们心里发怵袁刚才说唱
嬉闹的兴致荡然无存遥 茂密的芦苇没过头顶袁窄窄的小路
被芦苇淹没遥我们双手将芦苇分开袁一步步慢慢前行遥眼前
一片漆黑袁一不留神就会掉队遥我们互相呼叫着名字袁拉拉
拽拽地前进着遥一阵风吹过袁芦苇压着我们的头顶袁发出呼
呼啦啦的呼啸袁仿佛千军万马从空中席卷而来袁淹没了我

们的呼喊声遥于是袁后边人便抓着前边人的蟹篓袁一步也不
敢拉下遥

不知在黑暗中摸索了多长时间袁 我们总算出了芦苇
滩袁忽然眼前一亮袁一片宽阔的海滩展现在眼前遥海滩黑黢
黢的一片袁天和地在这里融为一体遥 海滩上到处是捉小蟹
的人袁小马灯忽明忽暗袁像一颗颗星星跌落在海滩上袁天上
的星星闪闪烁烁袁又像是捉蟹人提着的一盏盏马灯遥

我们赶忙点起马灯袁加入捉小蟹的行列遥马灯一亮袁小
蟹便成群结队地向马灯涌来袁在灯光下来往穿梭遥 可当我
一弯下腰袁小蟹野嗖冶地一下便跑得无影无踪曰刚一站直袁脚
下又密密麻麻的一片遥 这小东西可真鬼浴

还是二黑有办法袁他要我提着马灯站在中间袁其他几
人形成一个包围圈袁双手挥舞着芦苇袁慢慢地把小蟹向中
间驱赶遥包围圈越缩越小袁小蟹越聚越密袁最后竟爬成一个
小小的堆儿遥 二黑说袁这叫蟹楼遥 我赶紧放下马灯袁用双手
捧起蟹儿往篓里装遥蟹儿举起两只大螯袁张牙舞爪地反抗遥
有几次袁我的手指被小蟹的大螯夹住袁疼得哇哇大叫遥 此
时袁二黑会虎下脸袁怒斥道院野别叫袁别叫袁你越叫它夹得越
紧遥 冶二黑的话不知是真是假袁但他是我们的头袁我们一切
听他的遥 以后袁再有小蟹夹住指头袁我便不敢出声袁只是狠
狠地把手一甩袁小蟹被甩得远远的袁有时小蟹被甩掉了袁可

大螯还紧紧地夹在指头上遥
在二黑的指挥下袁我们不时地转换地点袁不时地打野包

围战冶袁天放亮时,我们的蟹篓也快满了袁每人都有三二十
斤遥互相望望袁一个个都成了泥猴袁但人人脸上都乐得笑开
了花遥 唯有二黑不满足袁他说袁这次带我们赶滩亏了袁往日
和大人们赶滩袁每次都捉五六十斤小蟹袁多时还能捉到上
百斤呢浴 那时袁我们这地方不少人家都是靠赶滩来维持生
计遥

老人们说袁野靠山吃山袁靠海吃海遥 冶大海给予人类多少
馈赠袁谁也说不清楚袁一代又一代人靠大海养活着遥

光阴似箭袁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遥不久前袁我想寻觅一
下第一次赶海的足迹袁再次来到黄海边遥开启尘封的记忆袁
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踪影遥 茅草滩上盖起了一片片工厂袁
就连捉小蟹的海滩袁也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养殖场噎噎当年
的二黑如今的老黑告诉我袁赶滩的人已经失业了袁滩上也
没有野财冶可取遥 小蟹现今也成了稀罕之物袁几十元钱一斤
呐袁普通人家也享不到这口福了遥

据有关资料记载袁黄海滩是冲积海滩袁海岸线每年都
在向东延伸袁 而海滩上的贝类和爬行动物却在日渐减少遥
大海袁难道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么钥

赶 滩
颜良成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袁 阳光一改前些日子那热辣辣
的脾气袁变得柔和而舒适遥我欣然步入家门口的千鹤湖公
园袁恍若踏入了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秋日长卷遥 微风轻抚袁
白云悠然自得袁草木悄然披上一层淡淡的黄袁些许落叶静
卧在路边袁草丛里几只尖嘴鸟颈脖一伸一缩啄食着蚯蚓遥
在这秋风送爽尧风轻云淡的时节袁每一抹色彩都蕴含着自
然的深情与岁月的静谧袁让人心旷神怡遥

从公园西门往前去袁映入眼帘的是那宽阔的湖面袁它宛
如一面未磨的明镜袁静静地镶嵌在天地间袁倒映着蓝天白云
与岸边斑斓的景色遥湖面之上袁一座有古朴韵味的拱桥横跨
南北袁游人的脚步轻盈地踏过桥面袁惊扰了悠闲的野鸭袁它
们贴着水面振翅飞起袁于水面划出一道道涟漪袁宛如大自然
最细腻的笔触袁在这幅秋日画卷上轻轻勾勒遥 千鹤湖之名袁
虽未见仙鹤翩跹起舞袁却足以引人遐想联翩袁仿佛能引领我
穿越尘世的喧嚣袁抵达心灵的宁静港湾遥

沿着曲折蜿蜒的环湖塑胶跑道一路前行袁 只见两旁
的花草树木悄然换上秋天的服饰遥枫叶如火如荼袁热烈而
奔放袁它们以最绚烂的姿态袁宣告着秋天已正式登场曰阳
光透过稀疏的枝叶袁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袁与脚下落叶交
织成一幅秋日时光的画面袁 每一步都仿佛踏出了诗意与
秋韵的回响遥

行至环湖跑道的西南端袁水声潺潺袁循声而去袁只见
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绕石而过袁水声清脆悦耳袁宛如大自
然的天籁之音袁让人无比惬意曰溪边袁红的尧黄的尧紫的尧蓝
的野花虽不似春日繁花似锦袁也不如夏天那样的烂漫袁却
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努力绽放袁点缀着这片秋的景致袁展现
出别样的风情与韵味袁让人不由驻足观赏遥

在公园的西北一隅袁 一座供游人小憩的水榭亭台静
静伫立袁它仿佛是千鹤湖公园的守护者袁见证了千鹤湖四
季的更迭与岁月的流转遥 坐在亭中袁静观湖面水波潋滟袁
聆听秋风低语袁心灵得到了片刻宁静与放松遥所有的烦恼
与忧愁似乎都随着这秋风飘散而去袁 只留下内心的平和
与淡泊袁让人沉醉其中不愿醒来遥

夕阳西下袁天边渐渐染上了橘红色的余晖袁整个千鹤
湖公园被笼罩在一片温暖而祥和的氛围之中遥 此刻的千
鹤湖更添了几分柔情与浪漫袁让人流连忘返遥我站在这幅
秋日画卷之中袁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袁感激射阳这座有爱
的小城赋予我们如此美丽的景色和宁静的时光遥

游览千鹤湖公园袁不仅是一场视觉的享受袁更是一次
心灵的洗礼遥 在这里袁 我感受到了秋的韵味与自然的美
好袁更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以及人与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遥
愿这份美好能常驻心间袁 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道永恒的
风景线遥

秋游千鹤湖
王文富

农历八月袁是一条扁担袁
一头挑着中秋袁一头担着国庆节遥
这一头袁盛满了老祖宗传下的嫦娥奔月神话袁
那一头袁闪耀着新中国的灼灼光华遥
这一头袁回味着儿时母亲手烙月饼袁
那一头袁承载着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遥
这一头袁吟诵着野月到中秋分外明冶袁
那一头袁激荡着 97 年前秋收起义一声枪响遥
这一头袁田野上氤氲着稻谷瓜果的芬芳袁
那一头袁人们在仰望五星红旗升上蓝天迎风飘扬遥
这一头袁工人农民手握斧镰抛洒汗滴袁
那一头袁天安门上的国徽格外庄严闪亮遥
这一头袁阖家团圆敬月神吃月饼共赏明月袁
那一头袁军警哨正在值勤巡逻戍边袁何惧冷月风霜遥
这一头袁我正和儿孙们重温问月飞天古老敦煌袁
那一头袁电视上又复播嫦娥五号取回稀有月壤袁中国载人

登月要圆千年梦想遥
这一头袁我们在遥望苍穹袁
那一头袁宇航员正传回天空看月球画面袁美得颠覆想象遥
这一头袁一家人总觉得缺点什么袁
那一头袁血浓于水台湾回归金瓯补缺骨肉团圆袁
两岸同胞日夜梦想噎噎

农历八月袁是一条扁担袁
一头挑着古老华夏文脉不断瓜瓞绵绵世代流淌袁
一头担着日新月异的新中国强富美高雄踞东方曰
农历八月袁是一条扁担袁
一头挑着中秋的声声祝福来自四面八方袁
一头满载国庆的礼炮震荡长城黄河长江曰
农历八月袁是一条扁担袁
一头连着大陆的山山水水袁
一头连着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希望浴

农历八月，是一条扁担
彭辰阳


